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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末县衙的腐败黑幕

魏 少 游

一 、 卖 官 鬻 爵

做官比经营工商业容易发财，一人的财力有

限，不能够捐一个知县，遂约集二三人集资捐一

个知县，推定一人担任知县名义，到任后推定一

人做稿案门子，一人做账房师爷收赃款，按股均

分，如公司分红利一样。

清末我以捡选知县资格分发福建省，在督粮道衙门充当文

案委员，关于当时地方黑暗情况，仅就个人见闻所及，择要记

之。

清末因财政支绌，遂大开捐纳之门，实际就是公开的卖官

鬻爵。例 ”。各省遇有灾荒就如：郑州黄河决口，名为“郑工捐

作者当时在福建省督粮道署充文案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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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捐，名为“赈捐”。不论什么人，什么出身，只要有钱，都可

捐官，名为“捐班”。自道台三品大员，以至“从九”“未人流”

末职，都规定有一定的价格，均可按其出资多少，予以大小官

职，由吏部注册，或由部选，或公发各省候补。

因为有捐官的捷径，所有纨袴子弟以及地主富贾，都能以

钱买官。仕途流品复杂，就不可究诘了。此辈分发到省，因人

员非常拥挤，分班补缺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就再加些钱，捐个尽

“大先补用或遇缺即补，名为 花样”，马上就可补缺到任，大事

搜刮，不到任满（三年为一任）就宦囊充盈了。俗语说：“一任

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。”清者尚且如此，贪者更可想而知了。刮

就可地皮得来的钱，知县就可再捐升知府名为“过班”，知府 再

捐道台，如扩大再生产一样，官越大就发财越大，人民被剥削

就越厉害。

光绪末年又开了一个捐田办学堂奖给实官之例。当时大地

主们都是眉飞色舞，以为有这样的好机会，不仅可以做大地主，

又可由大地主变做地方官了，遂千方百计与本籍县官勾结，行

些贿赂。县官见钱眼开，也乐得成人之美，把捐的下等瘠地捏

做上等肥地，虚报价值，凑成一万元以上的数目，呈报督抚专案

奏请奖给知县一职，即由吏部选补实缺，走马上任。例如：西平县

大地主赵国楹，就是因此选补福建长太县知县，因贪污无能而撤

职。遂平县大地主赵蓉镜因此选补山西交城县知县，终以墨败。

其他各省由此后任知县者不胜枚举。

又有最 种政治流氓奇的怪现象，莫如集资捐官一事。有一

认定做官比经营工商业容易发财，但是一人的财力有限，不能

够捐一个知县，遂异想天开约集二三人集资捐一个知县，推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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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人担任知县名义，到任后推定一人做稿案门子，一人做账房

师爷收赃款，按股均分，如公司分红利一样，真是一本万利。

闻同治末年福建省曾经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此事流传到清末，老

官场中人犹记忆之，谈为笑柄。

二、营私舞弊的刑名钱谷师爷

知县以下有刑名、钱谷二席，虽系佐治人员，

却称为老夫子。自督抚下至知县各衙门的幕宾，

均系绍兴人的盘踞。师徒传授，习为专业，上下

勾通，造成一个系统。

知县衙门内部组织极为简单，知县以下有刑名、钱谷二席，

均由县官聘请，称为西席。与县官分属宾东，不敢以属员待遇。

刑名一席主办诉讼及其他事项，钱谷一席主办经征田粮杂税及

一切财政事项。这两席人选必须聘请绍兴人充任。虽系佐治人

员，却称为老夫子。自督抚下至知县各衙门的幕宾，均系绍兴

人盘踞。师徒传授，习为专业，上下勾通，造成一个系统。知

县得缺，上级衙门的幕宾就荐其徒弟充任此席。大县请二人分

任刑钱两席， 县请一人兼任刑、钱两席，故通称为刑钱师爷。小

县衙门遇有疑难大案件，或将受处分的案件，徒弟可以向其老

师请示办法或将案卷封送老师核定办法，然后再上正式公文，

就不致再受驳斥，并得到开脱处分。因为绍兴师爷各有密本传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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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，历来成案例子，他们就可以援引比附，上级就不得不准。

县衙门如不用绍兴师爷，没有内线，上层公文，常碰钉子，县

官的位置就无保障了。因此对绍兴师爷恭维备至，不敢得罪。

，绍兴师爷遂挟制县官操纵一切，营私舞弊 肆无忌惮。

三、当权舞弊的稿案门子

要权部门就是稿案门子。因为全衙门凡承上

启下所有的公事均要经他们的手。他们想快就快

办，想积压就积压，无论当事人冤枉有多么大，

事情有多么紧急，不把他们打通，他们就可能蒙

蔽县官，不得上达。县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事情，

都离不开他们。

知县衙门还有一个要权部门，就是稿案门子。因为全衙门

凡承上启下所有的公事均要经他们的手。他们想快就快办，想

积压就积压，无论当事人冤枉有多么大，事情有多么紧急，不

把他们打通，他们就可能蒙蔽县官，不得上达。这一部门的人

选都是县官平日最得力最亲信的家人奴仆下人充任，做县官的

喉舌爪牙。县官如有贪赃枉法的事情，都离不开他们。所有赃

款往往从中折扣 官所得还多一些。就是很清廉侵蚀，有时比县

的县官，他们也有手段，进行欺瞒，卖传票，放押犯，弄权舞

弊，防不胜防。一般都称县官为“太爷”，称稿案门子为“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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爷”，其权势可想而知。此辈常说，“做官为名，做仆为利”。这

是天经地义。

又有一种名为“带肚”稿案门子，其行为更为恶劣。凡县

官在省候补即将补缺或部选县官，一时还未能到任的，往往无

钱应付一切，并不能预支到任的费用，就有曾当过稿案门子发

过财的人，以为有机可乘，就托人钻营，拿钱帮助未到任的县

官，允许到任后一定派他当稿案门子。此辈因系买来的地位，

就有权把持一切，如何卖案（打官司行贿 、卖传票反曲为直）

（有油水的讼案花钱买到手 一传票就可向诉讼当事人勒索 切款

费），其他卖六房的当家卯首和经承，卖三班的卯首老总，稿案

门子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叫谁干，县官就得叫谁干，不能驳

回。因为这 名狼藉，要受处分时，他们就见样，把县官搞得声

机而作，设法脱离，将来县官即令受到惩办，他们还可逍遥法

外。

四、敲骨吸髓的三班六房

因为历经兵燹，关于田赋的鱼鳞册籍散失无

存，书吏们都有密簿的册子，不肯献出，视为他

们的衣食根子。县官虽明知道他们的弊端，因为

离开他们就无法征收，也就不敢轻易撤换。就是

当家行将死逝，接替的人也须向前手买来密册，

才敢接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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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房户房，县衙门设有六房： ， 兵房吏房， ，

工房，刑房， 和中央设有六部一样。各房的事务繁简不同，

书吏的名额也多寡不同。在卯簿的第一名俗称为“当家”的，

是一房的主要人员，下有“经承”若干人（有专责的人），“清

书”若干人（无专责的人）。户房的重要职务是经征田赋杂税和

捐派。他们巧于多方绕算，任意浮收，又借口死亡逃户，征多

报少，侵蚀中饱。因为历经兵燹，关于田赋的鱼鳞册籍散失无

存，书吏们都有密簿的册子，不肯献出，视为他们的衣食根子。

县官虽明知道他们的弊端，因为离开他们就无法征收，也就不

敢轻易撤换。就是当家行将死逝，接替的人也须向前手买来密

册，才敢接办。因此县官得到他们的贿赂，也不肯另易生手了。

，其次有油水的是刑房。刑房的主要职务是经办民刑诉讼 他们

例案熟悉，承办案件惯能移重就轻，并能私改口供，毁灭证据，

只要得到诉讼双方任何一方的贿赂，就有偷天换日的手段。县

官明知这些弊端，因为他们办事顺手，也就不加究诘了。其他

与各房事务较简，书吏不多， 人民直接利害不大，不过遇着有

关的事，有些小小敲诈罢了。总之，六房办事的人是没有不要

钱的。

县衙门设有 皂班、 快班、三班： 捕班。另外尚有民

壮。各班差役少则数十人，多则百余人不等。还有不在卯簿名

为散役 俗称大老总、二老总。所。各班都有正班头、副班头，

有各班差役，都由老总公派办事。遇有诉讼传案，都是以当事

人的贫富和案情的轻重来勒索的。命盗重案，更可栽赃诬陷，

株连多人，借端敲诈。捕班名为缉捕盗贼，实际则是豢养盗贼。

惯作盗贼的数十人，名为散役，该班常有 各行各道（盗贼也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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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别类，各有专技），兼收并蓄，平时分布各处，从事盗窃，收

来的东西都须献给该班老总。如有私匿不交，一经查出就要受

到残酷的私刑。因此他们就不敢少有取私。要是被盗窃的是有

就假称查获赃物归势力或露头面的人，一经报案，老总 原主，

并不肯交出盗贼。县官如追案紧急，老总只指定散役一人，顶

名到案，不过笞责一顿，管押几天就完了。经过一定时间，若

无人追案，老总除自留一部分外，把赃物拿出来给大家分配，

名为“开 ”。花

新官到任照例要把六房三班在卯簿的书吏、差役点名一次，

名为“点卯”。各房各班照例要送新官一项例规，名为“卯礼”，

书吏、差役如不照例送礼，就要将其除名。书吏、差役一经点

过卯，以为位置得 敢大胆为恶了。到保证，就

县衙门除设有监狱收禁已判决的罪犯或未判决的重要犯人

外，还设有看守所，管押尚未判决的人犯。凡交看守管押的人

犯必须送所长、所丁一些例规，如勒索不遂，夜间则把被看管

的人犯锁在一条大木梁上，名为“上串”。把铁链勒得非常紧，

使其不能转动。白天则把他们放在烈日之下，或便溺的地方。

总要得到了钱，才改变对待。花钱多的或将其调到优待室，并

设有高铺，并可代为购买食物；如狱卒所丁得不到钱，就是监犯

押犯家里有人送饭，也不能好吃到嘴里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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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打官司的重重鬼门关

官代书代写一张状子原无规定应收多少钱，

代书就可任意需索。出钱多的就代为虚捏事实，

假设干证，说得逼真逼肖。出钱少的就是真有冤

枉，也写得含糊其词。

小民打官司，首先必须找官代书写状子，盖上官代书的戳

记。如无官代书的戳记，衙门就不收受。这些官代书凡新官到

任，就要照例考试一次，交纳一定的规费，才发给戳记，准其

开业。代写一张状子原无规定应收多少钱，代书就可任意需索。

出钱多的就代为虚捏事实，假设干证，说得逼真逼肖。出钱少

的就是真有冤枉，也写得含糊其词，一经审讯，口供和状子往

往不符，以致无法根据判断，刁猾的人往往反曲为直，拙口笨

舌的人反而有冤莫伸。

县衙门大堂上照例设有一个大鼓，名为堂鼓（登闻鼓），小

民如有冤枉紧急的事故，可以随时击鼓鸣冤，免去许多周折。

但是衙门把这个鼓放在高高的架子上，又在鼓面上盖上一块木

板，又派一个差役日夜看守着，不准小民在堂鼓近处观望，若

有人击了堂鼓，县官就要把看守的差役重加笞责。所以这个堂

鼓就形同虚设。小民没钱写状子就不能告状了。

小民告状需经过许多手续，花许多钱，耽搁许多时间。就

是很有理的事情，结果能否把官司打赢，还是毫无把握。民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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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句流行的话：“屈死莫告状”。告状买状纸要钱，找官代书

写状子要钱，投状子要钱，查批词要钱。还有许多批不准的。

就是批准了，差役拿着传票到乡，首先要经过当地的总保（旧

差役传案的规费时的保甲人员）或地痞流氓从中关说 ，名为

“说份子。”原告出的少些，被告出的多些，都是视案情的轻重、

当事人的贫富，决定勒索钱的多寡。若是差役买来的票子，更

是勒索得多，除了收回买票子的本钱以外，还要赚钱好几倍。

足差役的若不能满 欲望，就要拿铁链锁人。一经把钱花足，差

役马上就变为和颜悦色，说许多人情的话。人们都骂差役为

“狗腿差”、“狗脸差”。若是老总到乡，更是凶如虎狼了。打官

司的人被传到案后，就需先花一笔钱，名为 打到礼”。到堂讯“

时，又需花一项钱，名为“铺堂礼”。如送钱不足，差役就不把

你这一案列入应讯案内，长期搁置，又不准当事人离开一步。

所有人差以及证人和帮讼人都需由当事人管喝管吃，甚至还需

管鸦片烟，多延误一天，就要多一天的花销。过堂后有的需交

保复讯的人，因乡下人到城，人地生疏，往往找不到保人，只

要肯花钱，更差就代找保人。答应皆行管押的人，一入看守所，

费。若被就需出各种规费。开枷时也要花钱，名为“摘笼头”

笞责的人，必须向皂班执刑的人行贿，出钱的人就被打得轻些，

不花钱的人，就被打得重些。就是双方因受不了讼累，都愿意

和，也需出一定的规费，名为“和息”；如不出“和息”，就不

准和解。俗语说：“ 纸入公门，九牛拉不出。”人们往往因一一

场官司打得倾家败产，后悔莫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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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福建粮道与布政司

布政司尚其亨，是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，他

在衙门内雇用一个使女红墙妹，颇有姿色，尚其

亨就和她发生性关系，言无不听。就有无耻的候

补人员钻红墙妹的门子。

福建省督粮道衙门，专管供应八旗驻防官兵的口粮，道台

张星炳每当新稻收获之后，就派员到外县或托当地绅商，以贱

价购买次米，以高价上米作报销，每月发粮的时候，则以好酒

席款待领粮的官兵以堵其口，免得挑剔。并互相勾结，虚报截

旷，侵蚀公款，尽饱私囊。

布政司尚其亨，是有名的贪财好色之徒，他在衙门内雇用

一个使女红墙妹，颇有姿色，尚其亨就和她发生性关系，言无

不听。就有无耻的候补人员钻红墙妹的门子，进行贿赂，得到

署理县缺或其他优差，搞得声名狼藉，尽人皆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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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 、 田 赋 积 弊

县衙门生活费用无一不是商民所支应，粮行

支粮，屠行支肉，油行支油，宰锅支烛，盐店支

盐，席行支席。上司衙门所有需用，都是例由所

属首县支应，名目繁多，不可数计。当时流行有

一句话：“太太的裤带都要支应！”

县衙门征收田赋，各省各县情况很不一致。有些县是征银，

每征银 两，连同火 两多的，有征收 两多耗秤余，有征收

的。有些县是征钱解银，有每两收制钱 多文的，有 文

的。当时银价每两市价买一千一二百文，浮收为数很大。县衙

门除将正银 两和少数“耗羡”上解藩库外，余款尚巨。县官

不能独居，就公开地分肥。上及各衙门自长官以至幕僚，县官

就要按其等级，应得例规多少，如数送给他们，下余都是县官

塞入腰包。

征收田赋，向有大小粮之分，一般的是 钱以上的为大粮，

钱以下的为小粮。小粮都是贫穷、小户或距城较远，完粮不

派粮书、粮差便，未免有所迟延。县衙门于大粮征起之后，就

带着粮票到乡催征。就假滞纳罚金之名（忙不完粮定有罚则），

任意敲诈。有的正钱只出钱 文就够了，往往 文勒索

文不等。他们得到的钱除上缴正银外，由粮书粮差户房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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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房师爷分肥

县衙门生活费用无一不是商民所支应，粮行支粮，屠行支

肉，油行支油，宰锅支烛（杀牛的为宰锅，有牛油可以制烛），

盐店支盐，席行支席。其他零星杂物数不胜数。不但不官价，

人的小并且还要“门包”（经收 费），不出“门包”，经收人多方

挑剔，要得更多。衙门用之不尽，就以赎价卖给外人。有些东

西根本不要实物，都责令按月折价，支应的行道以为直截了当

就乐于折价，以免麻烦。

上司衙 属首县支应，名目繁多，门所有需用，都是例由所

不可数计。当时流行有一句话：“太太的裤带都要支应！”这足以

说明支应的繁多了。县官因为支应差事，赔累很多，到相当时

期，上司就要对其委以肥差大缺（钱粮多的地方），县官不但可

赔的钱，以收回 还可赚很多的钱。

八、衙门三爷及其他

“衙门怕三爷”，就是县官的少爷、舅爷、姑爷。

这三爷都是县官亲信的人，在衙门内都有权作弊，所

以外边的人都相信他们是最可靠可走的路子。

俗话说：“衙门怕三爷”，就是县官的少爷、舅爷、姑爷。这

三爷都是县官亲信的人，在衙门内都有权作弊，所以外边的人

都相信他们是最可靠可走的路子。光宣之间时有杀命事件发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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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官的都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未能久保，一经到任都是急抓急刮，

把他的三爷安插在衙门之内，以免利权外溢。三爷们就勾结幕

僚稿案和吏役等狼狈为奸，卖传票，放罪犯，私押人，无恶不

作。例如福建漳浦知 差役勾结勒押人犯，勒索县孙某的少爷和

巨款逼死人命，被人告发，就被上司参革了。长泰县知县赵某

纵容他的少爷和吏役们接近，遇有讼案，能花钱的就暗示当事

人，只要大花钱保证他能把官司打赢，并且一日数次催促吏役

好，以致搞得声名狼藉，怨声载道，结果被撤办得越快越 职查

办。闽侯县知县左某，因巨商杨合春贩卖鸦片，已判以死刑，

杨合春大惧，就托人走县官舅爷的路子，连夜送县官以巨款，

就改判徒刑。杨合春又增加些钱，最后改判宣告无罪。一日夜

间，三改判决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上司闻之，无法为之掩护，才

把县官撤惩了。

闽人好斗，福建下府（省会北部为上府，南部为下府），此

风尤甚。这就使地方官造成一个发财机会。下府各县人民都是

聚族而居，大族欺压小族，强族欺压弱族，辄以发生械斗，往

往累月经年不止，斗到双方都筋疲力尽，或一方力不能支的时

候，才向县衙门告状。事前县官虽明知道两族一经发生冲突，

伤亡必多，也不设法制止，等到 才带稿案门子告状以后，县官

和吏役多人住在乡村去拿人，饭食需用都是该乡村供应，双方

就请出绅士亲友（名为公亲）从中关说，请求县官从缓拿人，

由他们调解，看双方被打死的有多少人，除一条命抵一条命外，

这一方面多打死那一方面一个人就包钱若干了事。而县官光说

拿人，却不动手，只拉弓不放箭，到了送的贿赂满足了，随从

的吏役都得到钱了，公亲也得到馈赠了，就准其和解完案。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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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斗案县官就发一次财，双方都受到很大的损失。更骇人听

闻的是一族多打死对方一个人，无力赔款时，就由族长指挥找

本族中孤贫无依的老人，在祠堂内设一桌酒席，把这个老人让

在首席，说明本族的困难，你老人家 着也无什么好处，牺牲活

你一个人，就救了本族不再给钱，这个老人不答应也不行，吃

完酒席就把这个老人打死，也说是对方打死的，一命抵一命就

不致包钱了。县官明知这种情况，因为得到贿赂就不过问了。

件大概都一般的人命案 是包钱了事。被指控的人并非正凶，

都是有钱的人。县官因人命重案，拿获正凶，照例都有一定的

限期，逾期不能破案，就要受处分。县官办案紧急，被告的富

人恐怕连累自己，就送县官一些贿赂，并花钱买一个 人，卖穷

命顶案，教其到案后，供认杀人，不变口供，就是判了死刑，

也不反悔，县官得人钱财就与人消灾，并可免除处分，也就马

马虎虎将错就错，定案上报。

南洋群岛的华侨，福建人最多，入耶稣教、天主教的人也

多，全省各县大点的乡村都有教堂，所以内地入教的人也最最

多。一经入教，就得到传教洋人的庇护，遇有讼案，状子上就

写明是教民，请求传教洋人与县官写信或当面请托。县官以媚

外的处理，不敢得罪洋人，上级办交涉 人员都是如此，恐怕的

洋人向上级衙门说他的坏话，就要受申斥，说他不善办理外交，

或有的还被撤职。因此，教民气焰日益嚣张，仗势欺人，激起

众怒，烧教堂杀洋人的事也逐渐发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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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暗污浊的县衙门

张 钫

一、官不大权不小

县官知事是基层的行政兼司法官，官的品级

虽低，却是正堂正印，权力极大，朝廷六部户、

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的一切政令都要下达到县里

实行。

在清朝封建统治的体系中，县官（知事）是基层的行政兼

司法官，官的品级虽低，却是正堂正印，权力极大，朝廷六部

（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）的一切政令都要下达到县里实行。

一个县里人民（大县百万人， 万人，小县 万人左中县数

的生产、生活、风教、诉讼、治安及其他，无下与县官有右）

直接的关系。所以自古称县官为“亲民之官”，亦称“父母官”，

这是希望县官能为民办事，替民做主，勤政爱民的意思。但好

官毕竟不多，贪官却十居八九，因 百姓称县官为“灭门知此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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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”，这反映了县官对人民的压迫剥削和人民对县官的痛恨。

辛亥革命后很长时间，县衙门实质上是因袭陈规，没有什

么改变。我曾一度管理民政，思革其弊而未能。故将过去县政

的黑暗污浊情形，回忆记录，做为研究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参考。

先说说县衙门的各项规制。封建王朝为了使县官能完成替

它镇压和剥削人民的任务。在每县都给县官建筑了规模宏伟的

县衙门，作为县官居住和治事之所。衙门的大门叫“仪门”，威

门叫“宜门”，诸事咸宜的意思仪临民的意思。二 。大门内，左

为班房，住如狼似虎的差役；右设监狱，高墙铁窗令人望而生

畏。大堂为审讯刑事大案和举行典礼仪式之所，中设公案，刑

杖钟鼓布列两侧。大堂两旁为房科所在。大堂后屏门四扇，站

传呼之役（一名堂夫，又叫门口），不经允许，不得擅入。再进

一层为二堂，仍是公案中设，仪仗排列，为讯问民事之所。再

后为三堂，为吩咐处理衙内事务之所。大堂后有东西两花厅，

为接待宾客之所。三堂后为县官眷属住所。签押房在花厅附近，

为县官办公之所。刑名老夫子住在东花厅后，书启教读老夫子

住西花厅之侧。仓房位于衙门之左右，马号在衙门左侧。衙门

前照壁高大，所有布告榜示都贴在上边。大门口挂虎头木牌，

悬贴诉讼批示。

衙门内有六房三班。六房分掌户、吏、礼、兵、刑、工的

公事和管理档案。六房各有一负责人，称为书吏，俗呼为“大

老先”。“大老生”之下有“二老先”、“三老先”。“大老先”在

房里当书吏的时间最久，资格最老，对所主管的公事和档案最

熟。他不一定每日到房办公，或到房看看问问，亦不亲手办事，

不过指点而已，但权力最大，拿钱最多。“三老先”以下都是学

徒。如果“大老先”出 六房书吏缺，“二老先”以下依次递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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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职责是拟稿办公事和管理档案。尽管县知事一任一任地更换，

六房书吏是永远不换的，因此他们熟练公事，尤其对衙门内各

种贪污枉 ，营私舞弊。三班法的门路摸得滥熟，从中瞒上欺下

即捕班（管捕盗拿人）、快班（管送传票、送公文）、皂班（管

站堂行刑）。各班有班头一人，一般是身上有点武艺（尤其是捕

班）和机警灵活、广交游、多经验的人才能当上班头。三班的

人俗称衙役或差役，虽有定额，但班头可以随便用不在定额的

人来替他办事。究竟班里定额有多少或谁是定额内谁是定额外

的差役，外人是弄不清的，因为他们即使是定额外的，见了老

百姓也是狐假虎威，老百姓只有害怕的份儿。因此有不务正业

的家伙情愿花钱求班头给他补个额外临时名字，以便向百姓诈

财。三班的人也是不随县官更换的。县衙门内除了三班六房外，

还有几个重要角色是随县官共进退的，他们是刑名师爷和钱谷

师爷（这两位师爷一般都尊称他为老夫子，小县的刑名和钱谷

也是由一个师爷兼办）、账房（多由县官的至亲好友充当）及门

上（管公文收发和传禀）。

一个县里，除了县知事之外，还有一个捕厅和一个城守营，

事临时出缺时可以代理知事也是由省里委任的官。捕厅在县知

职务，平时则是管理监狱。城守营带有几十名兵管理城门的开

关和在城门口稽查所谓奸凶。他俩都算县知事的属下。

师爷不算是县衙门的职务，而是由县官聘请的客卿，所以

尊称为老夫子。刑名师爷管司法，钱谷师爷管财政税收，他们

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。当时委任县知事之权在藩台，藩台衙门

挂牌委出某人为某县知事后，这位新任县官除先叩见藩台谢委

外，必须拜访藩 上，台衙门的老夫子送门包费（大县百两银子以

小县 两银子），请他介绍一个或两个师爷随同上任，这样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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